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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80年代以來，對基督教來華歷史的研究在中外學界形成一個小高潮，至今方興未艾，特

別是對基督教會在華興學史的研究更是引起學界的特別興致，成果累累。相形之下，特殊教育史在教

會史的研究中處在極邊緣位置，學者們多注重高等教育，甚少是普通教育的研究，對特殊教育尤其是

女子特殊教育的研究則無人問津。本文以基督新教與中國近代女子盲人教育為研究對象，考量晚清至

民國年間盲女教育的大端。實在說來，教會與中國近代特殊教育有着特別關係，尤與新教為然，不搞

清楚，一部中國近代特殊教育的多彩歷史便是盲區。

是，中國近代特殊教育從受教群體來說是從女性開

始。從所能查閱到的資料來看，中國最早對盲人施

行近代方式特殊教育的地點是在澳門，而其創始人

則是基督教新教傳教士。自康熙朝的“禮儀之爭”

後，有清一代歷康、雍、乾、嘉四朝以至道光朝的

前期均實行“禁教政策”，基督教進入中國大陸被視

為非法。自明末以後，中西雜處的澳門於是成為教

會試圖在華謀得發展的落腳地，成為中西文化交會

的處所，也理之當然地成為教會特殊教育的最早起

源地。

1 8 3 4 年，普魯士籍傳教士郭士立（C h a r l e s

Gutzlaff）入澳門，其夫人 Mrs. Gutzlaff 隨行，次

年9月30日，在“印度與東方女子教育促進會”（The

L a d i e s '  A s s o c i a t i o n  f o r  P r o m o t i n g  F e m a l e

Education in India and the East）的贊助下，設“澳

門女塾”（附帶招收男生），這是外國教會在華創辦

的第一所具近代範式的學校，該校後又獲“馬禮遜

教育會”（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的支持，進

而成為後來影響甚大的“馬禮遜學堂”的前身。（4）

1 8 3 9 年，女塾停辦。曾在塾中就讀的容閎記載：

“其後此塾因故停辦，予等遂亦星散。古（郭）夫人

攜盲女三人赴美，此三女乃經予教以凸字讀書之

法。及予輟教時，彼等已自能誦習《聖經》及《天路

1784年，胡威（Valentin Hauy）在巴黎設立了世

界上第一所盲校（1），標誌着正式盲教育的開始，盲

教自此步入學校化的軌轍（2）。隨後，在這所學校又

誕生了近代實用盲字體系，其創製人是法國盲教育家

路易．布萊葉（Louis Braille），他於 1829年發明了

用凸出點編碼供盲人摸讀的現代點字法，從而使盲教

育發生革命性變化。而維也納人比爾（Georg Joseph

Beer）則將眼病治療從既往理髮師和江湖遊醫的營生

範圍內脫出，使之發展成為近代醫學中的一門獨立學

科。（3）同一時代，英國哲學家洛克（John Locke）揭

示感覺論的基礎；法國思想家盧梭（Rousseau）闡釋

了視覺與觸覺和聽覺等感覺之間互換的可能。這些啟

蒙家的理論成為特殊教育的一個轉折。自此，面向

殘障人的特殊教育，與人性尊嚴意識、人權神聖意

識和人類平等意識不可或分地聯結到了一起，它徹

底改變了古人視殘障人群為神靈對人類的懲罰、將

其歸入另類加以歧視甚至虐待的不人道觀念。人類

的文明形態因特殊教育的出現而邁進了一大步。

中華女子特殊教育之濫觴

19世紀 30年代，由歐洲發韌的近代盲教育在國

際人士的推動下開始落戶中國。但與歐美有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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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程》二書矣。”（5）這是我們所見到的教會在華招收

盲女授教的最早記錄，反映了新教在華辦學之初，

就已經向殘障女性打開了受教育的大門。（6）當然，

教學方式還不能說是先進，主要是採取學生教學生

的方法，教學內容也主要局限在宗教方面。再有，

容閎關於郭夫人攜盲女赴美的記錄也有偏差，據

考，郭夫人離澳後走避的地方並不是美國，而是馬

尼拉。（7）這些盲女的人數和經歷也有不同說法。

據 19 世紀後期在華的傳教士庫壽齡（Samuel

Couling）編著的《中國百科全書》（Encyclopaedia

Sinica）稱：“郭士立曾援助了六名廣東的盲女，其

中的兩位到了美國，其餘四人去了英國。”庫壽齡

的書流傳不多，筆者未能覓得。筆者所見到的是美

國基督教傳教史研究的權威賴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 te）在其代表作《基督教差會來華史》（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 in China）中所轉引（8），

這幾位盲女後來結果如何，賴德烈的書中未提及。

後來，傅步蘭（George B. Fryer）對此事有進一

步交待：“盲校之設，創自歐美教士，於 1840年教

士某得瞽女六人，遣二人至美國，四人至英，受適

當之教育。其至英國者，有一人返國，充寧波瞽人

院院長。”（9）傅步蘭在同年的《中國差會年鑒》

（China Mission Year Book）上對此有更具體地記

述：“中國的盲人教育，由郭士立博士所開創，當

時，郭氏在廣東救助了六名盲女。她們中的兩位被送

往美國費城的學校（傅步蘭稱：數年前傅曾有幸在美

國見到過這兩人），其他人被送往英國倫敦，她們中

的一位隨後返回中國，協助安得薩（Aldersey）小姐

在浙江寧波辦學，其餘的三位也陸續故去。”（10）

如此說來，澳門女塾的盲生後來還有助於寧波

的教育事業。此事亦非空穴來風。 1840年 7月 6日

以後，英國軍隊曾兩度數年佔領寧波的舟山，並在

島上實現佔領區統治，專門成立了殖民當局　　巡

理府，宣佈島上的所有民政、財政和司法管理均由

英方執行。（11）有意思的是，傳教士郭士立就曾擔任

“舟山行政長官”，正是這段時間，他在島上設立了

復書院、育嬰堂、苦老院、養濟院等機構。不知傅

步蘭所言寧波瞽人院是否與此有關。再，郭士立與

前澳門女校本有淵源，關注此方面的情況也屬情理

中事。另，文章作者傅步蘭為上海福啞和盲童學校

校長，又是聖公會福州靈光盲校的監督，其先君則

是上海盲童學校的創辦人，即大名鼎鼎的英國聖公

會（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傳教士、近代

中西科技文化交流史上的重量級人物傅蘭雅（John

Fryer）。傅步蘭本人又曾長期“從事調查全國盲童

學校事業”，對情況頗為熟悉（12），所言當有根據。

但寧波的情況畢竟未見其它記錄，傅步蘭文還是語

焉不詳，此事仍須待考，為慎重起見，存留此案祈

備識者考查。

不管怎麼說，澳門女塾以盲女為教學對象，凸

字法又是近代的盲字法，其開中華近代盲教育乃至

盲生留學教育的先河當可認定。不過，從嚴格意義

上講，澳門女塾不是專門的盲校，盲女在其中也不

是正式學生，祇是附讀。（13）所以，這祇是在施行特

殊教育，尚不能算是中國專門的特殊教育機構的出

現。（14）基督教會在華創辦正規特殊教育機構還是

19世紀 70年代以後的事。而針對盲女的特殊學校的

湧現是在 19世紀末和 20世紀初。

基督教在華盲女教育機構舉要

1900年，“世界基督教普世大會”於紐約召開，

會上，美國長老會（Presbyterian Church, U.S.A）代

表懷特夫人（Wellington White）有一番極動情感的

發言：“我很難向您們解釋中國失明女童的真實生

活情況。我抵達中國後的一個晚上，哈巴（Happer）

夫人和我一起在前面的門廊，當我們站在那兒的時

候，有十六個盲人女孩從街上走過，一個明眼的老

年婦女手持樂器邊走邊唱引領着她們，每個盲女都

用手搭在前面的同伴肩上，魚貫而行。她們衣着豔

麗。哦！魔鬼撒旦總是在夜晚穿着的那般漂亮。她

們的臉蛋粉飾塗抹着，頭髮也經過精心裝束，一切

都經過收拾打扮。但是，當你仔細觀看她們的時

候，會發現她們全都是盲人。那個年老的婦人走在

她們前面，帶領着她們的軀體和靈魂，這些盲女走

在街頭，時而演奏樂器，時而以淫蕩的言辭大聲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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攬路人到她們那兒去玩。”（15）這便是特殊教育興起

之前中國盲女的悲慘寫照，也是促使諸多教會人士

投身盲女教育的重要動因。

一、廣州明心瞽目院（Meng Sam School for

Blind, Canton）

中國第一所專業盲女學校出現在廣州， 1891年

10月成立（16），該校也是華南地區的第一所特殊教

育機構，“中國之南，有瞽目學校數處，而以廣州

明心學校之開辦為最先。”（1 7）學校創辦人馬西

（Mary Niles）， 1882年以傳教醫生的身份來華後在

廣州博濟醫院工作。“很快她就被那些數量眾多生

存條件極為惡劣而又孤苦無助的盲童們的境遇所牽

動。”（18）1889年，馬西收養瞽目幼女四人，送醫院

附設的女塾讀書，後人數續增。盲女們與正常的女

孩同受教育對兩方面都感到不適，為日漸增多的盲

女們開辦專門女校的事宜變得突出起來。這時正好

提供了一個機緣， 1891年的一天，馬西被召到清朝

兩廣總督的家中，此時，總督的一位妻妾患有重

病，總督久聞馬西的高明醫術，又因馬西是女性，

診視方便，故而邀其到府出診。治療完畢後，總督

甚為感激，表示願意為馬西提供幫助，這是可遇不

可求的機會，馬西立刻毫不猶豫地提出要求總督為

盲女們捐錢建校。不到一個星期，馬西收到總督轉

交的一千圓錢，“開始為盲女建家”（19）。

盲校招收由各地教會保送的失明青少年。 1892

年，學校在廣州仁濟街租房，聘請德國巴陵會

（Berliner Missionary Society） 的瞽女出任教員，

“教授凸字，以瞽訓瞽，實自此始”（20）。還有巴陵會

的德國籍傳教士葛特凱（R. Gottschalk）也被邀請來

校，將“布萊葉盲文”與地區方言結合起來講授聖

經。（21）盲校除開設盲文、音樂、編織等課外，福音

和衛生也是重點課程，這與博濟醫院的因緣不無關

係。學校創辦之初，條件有限，“溯明心開校之

始，房舍隘陋，堅以決心，持以毅力”，方得以延

續發展（22），進而成為近代外國教會在華設辦的規模

較大的殘障教育機構。

盲校開辦後，影響漸被，有愈來愈多的盲童

父母都願意把孩子送進學校，社會上也獲得良好

口碑，於是，廣東警察當局在 1912年 6月時造訪

該校，提出要將警方從一些不道德的場所中解救

出來的操“彈唱賤業”的盲女安置在校，希望校方

予以協助。同時，政府可以將這批瞽女的改造經

費轉撥明心，作為“月資經費”。（23）經過雙方接

洽，學校答允接受。 8月的一個下午，警方帶來

了六十六個女孩，“這些盲女衣着襤縷，渾身肮

髒，佈滿了蝨子臭蟲之類，因饑餓而面容憔悴。

孩子們到校後，受到溫暖關愛，為她們洗了澡，

換上了乾淨的衣服，提供了食物，特別是為她們

過去那黑暗的世界開啟了光明的大門。”（24）學校

也漸次發展成具有幼稚園、初級小學和高級小學

的系列教育機構。（25）

馬西在華從事此項工作總共有三十九年之久，

並因此而獲得崇高的社會聲譽。 1917年，她的母校

　　美國埃爾邁拉學院（Elmira College），給予她

最高的榮譽，頒授法學名譽博士學位。 1928年，她

已過七十高齡方才退休。（26）抗日戰爭時期，明心盲

校在廣州淪陷後仍由教會繼續辦理，抗日戰爭勝利

後增辦初中。該校 1951年被民政部門接管，改為公

立的社會福利機關。（27）

二、福州盲女書院（B l i n d  G i r l s '  S c h o o l ,

Foochow）

由英國聖公會女部（Church of England Zenana

Mission Society）的司蒂芬（E. Stevens）等創建於

1900年。（28）學校的創辦很是偶然。這年有十二名

“窮困異常的盲女”，被父兄和親戚帶領着，央求教

會方面予以收留，說若不收留，將無路可走，祇能

流落街頭，沿街乞討。“使得教會無法拒絕。靠主

的旨意，教會收留了她們，把她們從原先所處的那

種死亡的邊緣和悲慘的境遇中搭救。”（29）以此為契

機，學校開辦起來。因時間倉促，初時學校既無校

舍，也無資金，直到 1905年，學校才在福州南臺設

立校址。（30）各項教學安排也漸行展開，早期的課程

以聖經為主，學校利用“布萊葉盲文法”進行教學，

大英聖書公會（The British Bible Society）也向學校

提供了多種版本的盲文聖經，師生們“勤於研究，

善於背誦”。學校同時教授女紅、縫紉、紡織、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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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等技藝，還進行家政訓練，為她們以後的成家立

業着想。（31）到 1913年時，學校已“有大的紅磚砌就

的建築，能夠容納五十名以至更多的盲人女生”（32）。

而最初的那十二名女孩，“都完全脫離了死亡的邊

緣，還有些結了婚，其中的大部分成了基督徒”（33）。

1929年，女校在“中國化”方面有了決定性的轉變，

“年來對於校務之發達，可謂隨時代之變遷而演進。

其最顯著者，即為校務劃歸與華人主持，如福建聖

公會主教會議負責管理該校是也。新近且組織一慈

善事業委員會。至學校本身方面，現時雖仍由西人

任校長，實際上任管理之各職員，多以易華人擔

任。故將來必全由華人主持校務是無疑也。”學生也

增至八十人。（34）1951年7月，該校與其它學校合併，

更名為“福州市盲人學校”（35），成為教會遺留給中華

人民共和國的有用資源。

三、九龍心光書院（Blindenheim School for

Blind Girls, Kowloon）

香港九龍心光書院實際在 19世紀末就已開始醞

釀。（36）曾有文記述該院的緣起：1890年，知名華

人牧師王煜初曾作〈中華瞽女訴苦文〉，講述中國盲

女的悲慘狀況，引起很大反響。“本院所以創立

者，是緣王煜初牧師曾為本族盲女訴苦，故收養此

等女子，教其習有用之學術。”（37）1892年，德國喜

迪堪會（The Hildesheimer Verein fur die Deutsche

Blinden  Mission in China）的幾位人士組成一個對

中國盲人進行援助的團體，以宣傳救助盲女為主要

任務。 1896 年，喜迪堪會在香港也籌建了類似機

構，最主要的成員有馬薩．帕斯特（M a r t h a

Postler）。一年後，馬薩等人在港島收容四名流浪

盲女並開始教育，後因動亂和瘟疫等原因（19世紀

末，香港數度發生嚴重的鼠疫流行），機構輾轉遷

至澳門（穗港鼠疫流行時，澳門染病極少，獨成一

方淨土（38）），後又遷回，多有變動。1901年，喜迪

堪會正式創建“瞽女書院”，盲女們被“授以普通各

學”。該校除教育功能外，還兼有收養功能，祇要

是女性，不分年齡，從嬰兒到成人均可入書院，故

而，書院陸續設立了從幼稚園、而初等小學、而高

等小學的教學體系，並設聖經傳道部和工藝部。在

工藝部中，學生們製作外衣，這些衣物有的拿到香

港等地出售，以此給學生的家庭增加一些收入。（39）

1904年的 7月 22日，馬薩嫫嫫因染痢疾過世，

留下遺言：“我幸福地生活過，也將安祥地離去。”

九龍書院後由斯赫斯特（Agatha Von Seelhorst）等

主持。 1911年，書院在九龍馬頭角（即土瓜灣）建

設校舍，此時，學校已有盲人女生八十七人，“能

學寫字、讀書、算數、地理、組織，與夫自理梳洗

灑掃庭院等務。果真有目者無異。可謂盲目不盲心

矣。”（40）到 1914年時，“學校已有一百四十名盲女

受到差會姊妹的關懷”；到 1915年時，設辦有師範

班，“以備他處聘請，現有村落二所，設普通小學

校內，添招瞽生一班，即以該院之師範畢業生為教

員”（41），並在香港島和廣東的一些地區設立分校。

該校後改稱“九龍心光女子書院”，為現在的“心光

盲校”的前身，仍屬喜迪堪會， 1961年起接受香港

政府補貼。

四、奉天重明瞽目女學堂（Industr ial  School

For Chinese Blind Girls, Moukden）

由“大英聖書公會”（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的德儒付（R. T. Turley）夫婦創建

於1902年（42），校址在盛京（瀋陽）二道溝西。1904-

1905年，因日俄戰爭影響，暫時關閉，1906年，作

為一所較正規的教學機構重新開張。學生在校學習

閱讀和寫字，經過三年的文化教育後，還要去工藝

部實習編織等實用技藝。（43）學校初辦時，為男女生

兼收，但男生僅為個別，待其年紀稍長，為防止男女

生混雜引起社會公議，於是將其送往北京瞽目通文

館。略後，學校乾脆成為專門女校，不再接收男生，

“專授女子之盲者，以凸字及織紉手工。”（44）音樂也

是基本課程，鼓勵一些聰慧女孩學習樂器演奏。學

校在民國後改稱“瀋陽重明女學校”，並受到中國地

方政府的資助。 1913年時，學校有二十八名學生，

這時，德儒付夫人已經成為學校的榮譽監督，學校

的主要教學工作是由三名“稱職的中國女教師”擔

任。（45） 1919年前後，學校被一個由差會、有關的

歐美團體以及中國贊助者共同組成的委員會接管，

具體校務則轉交給基督新教的另一來華差會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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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路德會（Danish Lutheran Missionary Society）的

宣教師主理。（46）

五、長沙瞽女學校（School for Blind Girls ,

Changsha, Hunan）

由 “立本責信義會”（Liebenzeller Mission）的

庫穆小姐（P. Kumm，長沙當地人習稱“甘女士”）

創建於 1908年。“主要是基於一種對那些無助盲女

的深深同情，這些盲女得不到愛也得不到關懷，而

處在一種極為惡劣的生活狀況下。建校的目的是使

這些盲女有一個舒服的家，並傳授給她們知識，為

她們的未來能夠依靠自己的力量較好地生存於世進

而成為有用的女性建立基石。”（47）學校還請一樊姓

女教士協助辦理，“有女生三十餘人，月費四圓，

工於編織絨線各技”，文字課程則“專讀聖經，略授

他種科學”。（48）學校初辦時，社會並不關心她們，

但是，短短幾年後，情況有了很大變化，“地方報

章裡不時有學校的報道，而且指責中國人自身為甚

麼沒有創辦此類特殊教育機構。來自雅禮學院的中

國基督徒學生也訪問了學校，並給盲目的女同學們

帶來豐富的禮物。 "（49）

六、廣州慕光瞽目院（School for Blind Girls,

Canton）

由美國浸信會（F o r e i g n  M i s s i o n  B o a r d  o f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的威靈女士（Miss

Lula Whilden）創建於 1909年。（50）她是一名早年

在廣州的宣教士的女兒，回美國受教育後再次返

華，可以說是來華傳教士中的第二代。這批人因為

長時間生活在中國，故而對中國有感情，每每視為

第二故鄉，同時，也對中國的社情民意更熟悉，瞭

解中國的最需要。學校創辦初期，曾在廣州寺貝通

津等地進行教學，但校址不固定，“人數亦寥寥。

因地址無着落，遂寄讀於芳村明心書院，一至假

期，遂漂流無定”。威靈女士於是“久有另覓一地安

置顛連無告之盲女之心”。適時，在廣州的美國傳

教士紀好弼博士（Dr. Graves）與其夫人 Janie L.

Graves 要回國休假，紀夫人也是廣州傳教士圈子中

有影響的人物，曾充任廣州培道女校校長三十餘

年。威靈女士便將學校困境告訴紀夫人，紀夫人

“聞及安置瞽女之舉，非常表同情，且捐鉅款為之

倡”，返美後又代為募捐，得到美國密西西比州藍

山大學（Blue Mountain College）的鼎力支援，於是

在廣州東山署前路購地建校。 1919 年秋，學校落

成。不久，威靈因病回國，校務完全由紀夫人主

理。“幸而當時藍山大學及其他禮拜堂主日學團體，

及私人等，仍繼續捐助，而校務得繼續不輟。”（51）學

校的招生原則是，不論其父母是否為基督徒，祇要

年齡在 5-15歲之間的一律收納，在歲數年限之外的

盲生，經特別許可，也可收錄；但又規定，“凡經

作不正當生涯者，一概不收”（這與前述的明心瞽目

院有重大區別）。紀夫人管理慕光瞽目院一直到

1935年，後因失明退休。其在中國的華南地區“服

務四十七年，於 1935年回到了本鄉密西西比州，凡

中西與她相識的無不景仰”。其退休前，學校已經

“有寬敞的樓房及周備的器物，已有三十年的工作，

成績很可以說是‘斐然’”。紀夫人離校後，學校由

廣州東山浸信會負責管理。（52）抗日戰爭期間，學校

因廣州淪陷停辦。（53）

七、廣東肇慶瞽目女校（School for Blind Girls,

Shiuhing）

由美國聖道會（Evangel Mission）於 1909年創

建， 1915年時有學生三十六人，瞽女教員兩位，所

開課程有聖經、凸字、彈琴、唱詩、織造、搓線、

針線等，另有中國的《三字經》讀本，規定學制八

年。其經費來源主要依靠差會撥款和外人捐贈。

1933年時有學生四十二人。此外在該縣西南還有聖

靈會創辦的非正規的瞽女學校一所，附設在育嬰堂

內。（54）

八、廣東嘉應（梅縣）心光女校（Hildesbeimer

Blinden Mission, Kaying）

民國二十三年出版的《廣東全省地方紀要》有一

段文字：“有德國喜延〔迪〕堪會設立之心光女校，

專招盲目婦女，授以生活技能，自民九開辦以來，

成績甚著。”（55）此段記錄除學校開辦時間的記錄有

誤外，其餘創辦差會等內容大致不差。德國喜迪堪

會在中國的傳教範圍不算大，但在其活動區域內卻

尤為關懷中國的弱勢群體，曾在廣東和香港設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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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盲校。喜迪堪會與另一個德國來華差會－巴陵會

的活動經常有交叉復工的情況。 1884年，巴陵會的

庫普（Lily Cooper）作為傳道嫫嫫來到香港和廣東，

那些病殘的女性引起了她及同事們的關切，並對中

國盲女寄予深深的同情。庫普小姐1886年因病返回

德國漢諾威，在家鄉仍為差會工作，也愈來愈迫切

地感到要援助那些中國的盲人姐妹， 1889年，專門

寫作出版了《在中國婦女中間的德國差會》（T h e

German Mission among the Woman in China）一

書，書中提到了中國盲女的慘況，引起各界關注，

這年秋天，在德國，喜迪堪會的成員製作了衣物來

為中國盲人進行義賣，後來有愈來愈多的人參與此

項活動，義賣所得和人們捐助的錢款也與日俱增。

略後，喜迪堪會在廣東的負責人哈特蒙（Hartmanu）

牧師、葛特凱（R. Gottschalk）牧師等也全力推進此

項事業。（56）梅縣盲校就是在此背景下出現。該校

1912 年由德國喜迪堪會創辦（57），後逐漸擴大，

1922年時已有學生五十九人。分幼稚園和手工藝班

等，學制八至十年。20世紀30年代後，在多數盲校

從早先的免費教育改為收費教育，將盲人教育從義

務階段轉向權利階段的情勢下，該校仍難能可貴地

堅持實行免費教育，“學膳等費概由該會供給。學

生畢業後如無家可歸，或無以維生者，仍准留校。

近因辦理已久，耗費殊多，支持頗苦。”（58）該校

1950年後改稱“黃瑭盲人學校”。

九、武昌協合女子盲童學校（Union School for

Blind Girls, Wuchang）

1919年，基督協會的美籍瑞典傳教士艾瑞英基

於“挽救那些無助的盲女們，她們要麼是孤兒，要

麼遭家人遺棄，要麼靠出賣肉體維生”，在湖北武

昌大朝街創辦此校。（59）學校“設辦的目的是讓盲女

們也能享受到基本的教育，訓練她們的手工技能，

使她們能夠依靠誠實正當的勞動維生，重新回歸社

會。”（60）開辦時僅四名瞽女，後逐步發展，學生多

時有五十多名。學校為初等教育層次，學制七年，

課程設國語、算術、常識、歷史、地理、音樂、體

育、手工、公民、聖經課等。 1929-1932年辦有一

期初中班（61）， 1940年辦有一期手工班，專習毛衣

等編織技術。 1951年 9月 18日，該校由中國人民救

濟總會武漢分會接管，改為公立。（62）

除了上列學校外，還有一些教會人士設辦的規

模較小的盲女學校在各地存在，如 1907年由巴色會

（Basel Mission）在廣東韶州開辦的德華盲女學校；

由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分別於 1908年在

湖南長沙開辦的女子盲童學校，以及 1910年在廣東

高要開辦的瞽目女校， 1917年由聖公會在山東兗州

開辦的聖瑪利盲人學校， 1 9 1 8 年由聖潔會

（Canadian Holiness Movement Mission）在山西朔

州開辦的盲校，還有由長老會（P r e s b y t e r i a n

Mission）的葛瑞翰小姐（Graham）創建的福建泉州

盲校，由中華博醫會（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在廣西桂平開辦的盲女學校，由信義

會（Augustana Synod of the 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of North America）在廣東德慶開辦的瞽女

學校，等等。但這些學校，大多規模過小不甚正

規，有些甚至是短期舉辦旋即解散。有教會同工人

士對當時中國的盲校作總結時指出：“以上十餘

校，同施一線光明於盲界。”（63）

盲女學校的特殊意義

毋庸贅言，盲女學校的創辦表達了一種人類的

博愛思想和教中人士的宗教慈悲情懷。諸多學校的

創辦索性就是為了拯救那些淒慘的盲女。廣州明心

盲校的創辦人馬西女士，在晚上出診時，就經常遇

到濃妝豔抹的盲女，遊蕩在一些不良場所。廣州的

葛瑞斯（Graves）醫生寫道：那些不幸的生靈還在

為一個老婦（實際上即是老鴇）賣命，她們的命運

甚至比奴隸還要不如。我看到老鴇將一名盲女推倒

在地用棍棒抽打，而另一個則被扔進河裡，後被我

們搶救，還有一名盲女則央求我們搭救她，她已經

被折磨得遍體鱗傷。（64）瀋陽重明女校校長也就盲

女教育問題發表專論強調，在所有的殘疾人中，以

女性盲人的地位最為低下，生存狀況最為悽慘，

“中國失明女童正在大聲地向教會0呼救”。（65）該

校的創辦人德儒付先生也在刊物上發表文章，聲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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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他二十年在中國特別是東北的經驗發現，中國盲

人女性的數量遠比人們所能想象的要多得多，因為

更多的盲女們往往被認為會給人帶來黴運等原因而

被圈在家中，與世隔絕。後來盲女們也因此變得心

理孤獨和身體虛弱，極易染病。盲女們在財產上也

受到歧視，即或家境較好的盲女也不可能得到較豐

厚的嫁妝，她們對配偶的選擇也大多是“歪鍋配歪

”，找一些和她們一樣的瞎子，或是找不到老婆

的跛子之類。若是盲女的母親死了，她的境況更會

雪上加霜，姊妹們通常不會照管她，她將求助無

門。於是乎，誰喪失了視力，誰就意味着短命，逃

過此劫，直如奇跡。眼睛的失明帶來的是系列災

難：社會歧視，家人遺棄，窮困潦倒，生計無着，

最終是死亡。所以，很多家庭在孩子生下來後發現

是眼瞎時，就在嬰兒時溺殺了。（66） 1890年，曾駐

香港巴陵會又駐倫敦等地的華人牧師王煜初曾為中

華瞽女作〈訴苦文〉，文中用摧人淚下的言辭極言

盲女之苦，這篇〈訴苦文〉旋被差會譯成多國文字

廣泛寄送各歐洲國家，文曰：“吾料天下之瞽目，

無有慘於中國之瞽者。而瞽中亦無有慘於盲女。

（⋯⋯）當其學淫詞歌曲也，教之者百般虐待。故

夜間不敢留一刀一索於其臥房，甚至束褲之帶亦撤

之，蓋恐其自縊也。及學成彈唱之技，則限其每晚

要賺錢若干，方得回歸，則其愁慘之情形，可一言

以蔽之曰，迫其作無恥事，強售其身靈於魔鬼，其

淒涼尚有甚於此乎！”（67） 1900年 4月，在紐約召開

的基督教普世大會上，美國長老會代表康耐翰（A.

M. Cunningham）發言：“有很多的盲人女孩，她們

被送進妓院，在她們的身體已有缺陷的情況下還要

剝奪她們精神的純潔。”（68） 1907年的基督教來華

差會上海大會又將此議題討論，有人不無激忿地

說：“改善這些可憐的盲女們的命運，給她們以特

別的關愛和惠利，並以她們的範例來教育我們那殘

缺的良性，不正是我們每一個基督徒應負的責任

嗎？”（69） 1914年，傅步蘭又發表文章述說所謂“盲

人村”的狀況：“有許多盲人集中在那兒，其中的

盲人幼女們往往是無助的，她們要麼在幼年的時候

就被家人遺棄，要麼被出賣到某些不道德的場

所。”傅氏呼籲：“現在在中國從事盲人教育具有

某種緊迫性，特別是對盲人中的女性。教會方面為

明目的人建立了從幼稚園到小學、中學又到大學的

體系，但是對盲校的關注卻遠遠不夠。”（70）作者

還認為，由於中國重男輕女溺殺女嬰的傳統惡俗，

相比起男校來說，盲童女校的設辦更為切要：“皆

緣為父母者，重男輕女，女盲孩每於初生時謀殺

之。如全國設有盲童學校，則父母何必因女而猝其

生，是更為上帝造一生人之德也。”（71） 1936年 4月

2日，《中國評論》還發表了文章，例舉中國盲人

這個不幸階層的歷史，說明依照中國的舊俗，男算

命、女為娼是盲人男女的傳統行當。文章認為：盲

人教育機構對於中國的盲女們來說具有最為重要的

意義，因為在中國社會中，她們是受到最深歧視的

群體。（72）上述言辭說明，對中國盲女狀況的同情

是教中人士設辦盲女學校的重要原因，盲校的設辦

相當程度上就是為了改變個中狀況。

但若是將教會盲女學校的創辦僅僅歸於宗教的

慈悲情懷，那也太低估了盲女學校在近代中國社會

的存在意義。特殊教育是人類社會進步的產物，它

使盲人能夠感覺五彩繽紛，弱勢群體不再弱勢，殘

疾人群殘而不廢。在人類自身進化的歷程中，特殊

教育產生的偉大歷史意義是怎樣地估價也不會過份

的。但是，殘障人的教育又是一種對從事者回報很

少甚至沒有回報，卻是對社會和人類有極大回報的

事業。近代以還，教會人士創設的特殊教育至少具

有三種特性　　

一、先導性。近代意義的特殊教育，為中國自

古所無，“我國數千年來，於盲人列之殘廢，矜其

無告，僅有養而無教。能司其職者，以樂官樂師為

著，次則雜廁於卜命星相之流。”（73）直到教中人士

將特殊教育引入中國，局面才為之一變。特殊教育

一產生就具有國際性，它是於歐美先誕生，才推廣

到亞非拉其它國家，而在近代中國，傳教士又是率

先來到中國的一個力量很大的群體，他們有教會作

為背景，有西方的經濟支援和文化資源作為依賴，

故而，中國近代特殊教育機構最早由他們興辦有某

種特定的原因。特殊教育不僅對殘疾人本人，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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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其家庭和後代生活質素的提高都有作用，這一點

對盲人女性來說更是如此。特殊教育從女子發韌，

是中國特殊教育事業發展的特點，也是優點。特殊

教育還體現了社會的公平性，向包羅無遺的人類所

有群體打開受教育的通途，正是近代教育與中古教

育的根本不同點。聯繫到直到 1909年，才有中國教

徒創辦的保定盲啞學校的出現， 1916年才有湖南導

盲學校和南通盲啞學校作為非教會特殊學校的出

現，而到 1927年，才有中國第一所公立的“南京市

立盲聾學校”出現的事實，教會向中國的殘障人首

開教育大門，堪稱中國近代殘障教育的先導；向中

國的殘障女性首開教育大門，堪稱中國近代女性教

育的前驅。這些盲女教育機構還為中國提供了近代

女子特殊教育的基本範式，從教育對象到教學人

材，從教學手段到學制課程，從教材到教具，從學

校與社會的溝通到職業培訓，在在提供了樣板。其

後，中國人自辦的特殊學校基本是傚倣而來。

二、主導性。教會特殊教育在 1949年前的中國

始終是特殊教育的主流，它在 20世紀之前是唯一設

辦主體，在 20世紀初葉中國人自辦的特殊教育機構

興起之後，也始終佔據主導地位。即使從數量上來

說，教會特殊教育機構也長期居於主要位置。“我

國盲人之總數，當在千分之一左右，總計全國現在

盲校僅有四十餘所，其為國人所自辦者，不過四分

之一而已。”（74）這是抗日戰爭前的比例。之後，雖

然非教會特殊學校有所增加，但以教會特殊學校為

主的格局沒有改變，據 1948年的統計，斯時全國有

公立盲聾啞校八所，私立校則有三十四所，在私立

校中，又以教會人士經辦的佔多數。（75）這便是近代

中國特殊教育事業的基本面相。而在上列盲校中，

專門面對女性的盲校基本上均由教會設辦。

三、衝擊性。教會設辦的盲女學校對中國人的

若干不良傳統習俗形成衝擊，個中典型者如男尊女

卑的思想、歧視婦女的思想。出於傳宗接代、光宗

耀祖和家族宗廟繼承人的考慮，中國文化的重男輕

女觀念源遠流長根深蒂固。財產的繼承、金榜的題

名、官宦的顯赫、人丁的興旺等等榮耀幾乎都與女

性無緣，女兒身在傳統中國幾乎從一誕生就受到漠

視和冷遇。女性處在這樣的社會低微位置，對婦女

虐待現象的普遍存在便是不奇怪的。在中國的貧困

階層中殺死女嬰的比例是很高的，在美國的比例是

1,300嬰兒中有一例，在歐洲是 800-1200個嬰兒中

有一例，在印度是 500個嬰兒中有一例，而在中國

不超過400個嬰兒中就有一例。（76）需要強調的是，

以上所說的都還有一個前提，那就是這些女孩的身

體都是健全的，若她們是殘疾人的話，其境遇則更

可想而知。有來華傳教士曾發現：“如果女孩不是

盲人，那麼，她們的母親就會訓練她們的舉止儀

表，以便將來締結一門美好姻緣。但是，如果女孩

是盲人的話，那麼，一切希望都破滅了。失明女嬰

或被家人拋棄，或被毒殺溺死，或轉賣他人，盲女

們一經出生也就決定了她們今後的命運。”（77）在傳

統中國，女性處於弱勢地位，殘障人群處於弱勢地

位，而殘障的女性特別是盲女更是處在雪上加霜的

極弱勢地位。以教育而言，傳統中國的正常女性歷

來遵循《禮記》 “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

的古訓，自由外出已然不可，接受正規教育更是不

可能的。即便進入20世紀後，清政府在1903年頒行

的《奏定蒙養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中仍然規定：

“中國此時情形，若設女學，其間流弊甚多，斷不相

宜。”（78）女學依舊缺乏法律地位。1905年，杭州的

惠興女士竟然因創辦“貞文女校”難乎為繼，祇好以

自殺來殉學警世。（79）那還是面對正常人的普通學

校，更遑論針對殘疾女性的特殊女學了。正是在這

樣“以無教育之惡名譽聞於世界者，中國女子其一

也”的社會環境下（80），我們看到了一個令人驚詫而

又感動的現象，那就是在教會設辦的特殊教育機構

中，女校恰恰佔到了大多數。正是因為中國殘障女

性流離失所的機率最高，故而教會方面把殘障女校

的創辦視為特殊教育事業中的重中之重，這是極難

能可貴的。突出女學的特點在早期表現得尤為突

出，根據民國二十三年的統計，特殊學校“歷年畢

業者”：上海此前共畢業了十七名學生，全部都是

女生；河北畢業了四十八名學生，也全部都是女

生；湖南畢業了一百零四名學生，同樣全部都是女

生；祇是福建畢業了一百零七名學生中，有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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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是男生，另八十名也是女生。此項統計當然不能

說是全面準確，但能夠反映出此一時段某種概率趨

勢是應沒有疑問的。（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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